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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谓游侠者，乃国
画家平豪君。他住金山
漕泾护塘村。村居临水，
一河缓缓东去，不仅滋润
了这个全国文明村，或
许这也是平豪以此润笔、
“解甲归村”的重要缘由。

我与平豪相识于上
世纪七十年代。同为上海石化
工会干部时，他的山水画已渐成
气候。当年交往频频，商讨工作
之余，总有欣赏其勤勉作画机
会，于是“顺手牵羊”，得之不同
创作阶段多幅佳作。幸甚。

平豪多次举办个
展，早在1994年，就曾
在石化工人文化宫举
办“平豪画展”。2018
年，在上海东方书画
院东方艺苑画廊，又一次举办个
展。这两个间隔二十余年、记录了
平豪成长过程的画展，我均有幸前
往，也为此留下了“沉浸式”感受。
师从萧海春先生，临范宽、王

蒙的山水，平豪画风素有雄阔壮
美气象，其雄阔处有侠客豪情；他
的画又细密点皴山石，静幽处锐利
枝丫，对立笔法统于一图，引得众

人叫好。由此，估摸
其自诩“护塘游侠”网
名，亦与画风有关。
在对宋元山水画的研
习中，他成为了画友

中的领头羊之一。萧海春沙龙里
的成员，都叫他“平大哥”，不仅因
其出道早、年龄大，还与他从宋元
高古入手，为山水画平添豪气，仗
笔而行，犹如英雄仗剑，千山万壑
笔笔入怀，深得众友欣赏有关。除
山水画外，平豪对树上花鸟、水中
游鱼也颇有心得，信手拈来，别有
情趣，增添了动静结合之美。

近年，平豪移居护塘村，在此
设工作室，夜以继日地画，满墙满
地是画。我也数次前往，与其品
茗赏画和闲聊，回顾过往经历、老
友趣事，颇有瓦屋纸窗下，得半日
之闲，可抵十年尘梦之感。

2022年又去护塘村拜访平
豪，与其沿河散步，河面吹来的风
稍稍有点冷。我与他边说
边聊，又顺道去参观那里
的“漕泾好人园”。忽然想
到：护塘游侠，也像那些好
人一样，用自己不一般的
努力，正在续写美好年华。

冯 强

护塘游侠

假山瀑布三叠，下面
是个五六丈见方的小池
塘。池塘中间每隔一巴掌
的距离，搁着一块石头，如
一串小岛，标出了池塘的直
径，也把池塘南侧的人行道
和池塘北侧的
花园联系起
来。对路过的
孩子们来说，
这一串小岛带
有莫名的诱惑力。几乎每
个经过的小孩，都会央求地
看一眼父母，然后松开被握
住的小手，走到池塘边的第
一块石头边上。
就这一件事，便能观

察出不同人物的性格：有三
四岁的小孩，个子虽矮，腿
还很短，但都是当机立断跳
过去的。他们扬起小脸，满
脸成就感，因为尝到了甜
头，便在这几块石头上炫耀
地、来回地横跳。也有小
孩，在石头边犹豫、观察很
久，蹲下作起跳状又站直身
体，然后不断回头渴求父母
鼓励。他们最后怯生生跳
上去，发现并不像想象的困
难，整个人立刻松弛下来。
也有看上去六七岁的

孩子，从体型上看，跳过这
些石头完全没有问题，但大
人不断在背后提醒“当心
点”“不可以”“小心落下去”
“看，鞋子湿了”，那小孩终
于小心探出一脚，却踩空沾
了水，好在另一只脚还在岸
上，于是连忙躲回原路，再
不肯下来。接着一边听到他

们的父母数落“和你说了你
不听”“你看你看”“我和你
讲过的”一边拉着走远了。
能跳过小岛的孩子，

便和不能跳过小岛的孩子
分开了。前者绕着池塘玩，

蹲下捡起树枝做钓鱼状，又
跳回人行道观看池塘里的
锦鲤的队形，很快在两三个
互不认识的小孩间，形成
“指挥”和“跟随”的关系。
一个说“快看！到这里
来”。一个便大声说“好！
来了！”一个说“我们用竹竿
来捞鱼”，剩余的几个人立
刻放下手中的玩意，跳入花
园满地寻找竹竿。
这时忽然有个孩子

说，这池塘里的水究竟从哪
里来的呢？所有的孩子都
抬起了头。那领头的、大约
十岁的孩子提议：“我们要
出发去找水的源头！”于是
所有的孩子都离开了池塘
边，一个个跳到池塘的北侧
花园，逆着水流向上溯，他
们走到了花园的假山上，绕
过灌木丛和金丝桃，找到了
小瀑布源头出水的位置。
“是在这里！”他们欢

呼、召唤着还没爬上来的
伙伴，摇动带着叶片的树
枝，如展开猎猎旌旗，似发
现新大陆。
那个最大的男孩，摘

下一簇带有叶子的竹枝抛
入瀑布的源头，那枝条立刻
随着水流往下，它快速经过
一叠，却在二叠被杂草卡
住，“泰坦尼克号要沉没
了！”那孩子说。“我们要去

拯救泰坦尼克
号。”这些几分
钟前还素不相
识的孩子立刻
达成共识：有

的找来长树枝，有的探身想
伸手进水中捞，有的拨动水
流，想帮助搁浅的“船”。
“泰坦尼克号”经众人

之力，顺利流向三叠，然后
随着水势落入池塘。“泰坦
一号成功了！”孩子们欢呼。
“现在我们来看泰坦

二号”，一个意犹未尽、年
纪略小的孩子，一边宣布，
一边快速奔回瀑布源头，
抛入一片八角金盘，泰坦
二号来啦，泰坦二号不动
了，泰坦二号被水草缠住
啦。另一个孩子效仿着，
也来到瀑布源头，抛入樱
树的枝条，泰坦三号出发
了，泰坦三号顺利发射，泰
坦三号超过泰坦二号。
于是，各种形状和大

小的植物枝叶，被陆续投入
实验。过大的叶片会被杂
草卡住，太轻的叶片会被水
的漩涡带偏方向或者被冲
上石头，树枝随着水流快速
往下如小艇，竹竿轻盈但不
易获得……几个小孩上蹿
下跳，不断报来各个实验
组的数据：泰坦四号来了，
泰坦五号沉没了，泰坦六
号已经进入池塘，泰坦七
号找不到了！我们快点来
帮助泰坦八号！
一个爸爸走过来，一

边刷着手机一边问，干吗
呢，有什么要大呼小叫的，
在公共场所要安静。
一个妈妈走过来，叫

唤她的孩子回来，说：“衣
服都湿透了，看一身汗，当
心感冒。”
但孩子们尖叫着，挣

脱管束，从瀑布的顶端跑到
底端的池塘，然后又折返跑
回来，他们为发现牛顿三大
定律雀跃狂喜，为泰坦某号
的沉没掩面跺脚，又为泰坦
某号顺利进入池塘拍手相
庆。他们自始至终没有交
换名字，但在对“船”的共同
投入中获得默契。刚刚连
跳过小岛都犹豫的孩子玩
野了，刚刚能当机立断跳过
小岛的孩子变耐心了，最早
领头的孩子不再主导一切，

湿了鞋袜的孩子干脆蹭掉
束缚，光脚在草地上来回
奔，我想告诉他：要当心蜱
虫，当心石头划伤，要当心
地滑，要当心我作为一个成
年人能想象到的未知的一
切。未知都是令人焦虑
的。但他们在为未知狂喜。
所以我什么都没说。

我站在边上看这几个小孩玩
了快一个小时，一直看到泰
坦九号顺利进入预定航道。
数片叶子在池塘里沉

浮，锦鲤也惊愕地游来游
去，看着头顶多了好几根浮
木枯枝。几个小孩被父母
带走去“补习班”“好赶紧去
学习”。花园又安静下来。
但我知道，在方才的

那段短暂不重来的时刻里，
他们触摸到了什么。

沈轶伦

敬泰坦一号，也敬泰坦九号

午睡醒来，母亲提议出去兜兜。她在前面走，我在
后面跟；她走哪里，我就去哪里，全是儿时的模样，很幸
福。走了多少时间，忘记了，总觉得是七转八弯，水泥
路变成烂泥路，大路变小路。我看见了庄稼，看见了花
草，可母亲还在前面走，一点儿没有耄耋年纪的样子。
正想劝阻，母亲说，到了。说完指了指桃
林树下的那条只有一二尺宽的小路。
小路两边全是树，靠右的是一条河

流，河流的水在东流，也在打颤，让人感
觉到生命的律动。路是暗黑的颜色，路
上有三两青草，颜色青绿相间，偶有嫩
黄。母亲告诉我，这里有蛤蟆草（车前
草），我们采点拿回家。我走了两步，往
边上扫一眼，看见了几棵蛤蟆草。现时
的蛤蟆草，像一只湛蓝的大碗，碗口向上。蛤蟆草的花
序长得像筷子一样长，它们全然盖住蛤蟆草的叶片了。
我数了数，花序一共有十二根，一半的花序有半尺

长，它们根根竖立，又一起靠拢，一起向上，丝毫没有弯曲
的意思，看上去满是自信。它们组合成一个团队，一起将
车前草的叶片压在下面。我有些纳闷：难道真与我们的
孩子一样，个头必须超过我们才好？我不敢朝这个方面
多想，问母亲，很老的蛤蟆叶，还能泡茶，还能与红烧肉一
起烧，焐肉吃？母亲说，晒干了，都好喝，都好吃。
蛤蟆草，我是年年采的。几十年前，我在三官堂中学

教书时，每年五六月，日落校园的西操场，我就去采点蛤
蟆草的。西操场除了跑道，满地都是蛤蟆草，叶片是瓦蓝
的，花序是泛黄的，一篮子一篮子地采回来。我问妻子，
这蛤蟆草，我们从没留过种子，也从没落过种子，哪里来
的？妻子说，天涯口飘来的。问母亲，母亲说风刮过来
的。我也曾问过同事，回答是：是自己长出来的呀！
是自己长出来的，但总要播撒种子的呀。
五年前，父亲患了大疾，亲戚建议多吃蒲公英。我们

家有的是蒲公英，看菜园，所有的蔬菜边上，都长着面盆
般大小的蒲公英，即使在屋后的檐下，太
阳照不到的地方，蒲公英依然茁壮地生长
着。我们相信蒲公英，就像相信神仙一
样，天天挑，天天晒，也天天将蒲公英舂成
酱汁给父亲吃。父亲的病得到了很好的
延缓。我们一家人对蒲公英感恩戴德，担心菜园里的蒲
公英挑完了怎么办，母亲说，蒲公英，到天涯口也有的。
我和母亲、妹妹们开始走上了寻找蒲公英的路，一群

人的出发，就像水波一样，从宅前宅后，慢慢向外拓展。
我们总是不失望，总是满载而归。蒲公英就像一棵棵特
意留存的仙草，默默地长着身子，又静静地等着采摘。
我们在忙完一天的活儿以后，想着一个问题，这么

多的蒲公英哪里来的，这
第一棵的蒲公英哪里来
的？母亲说，蒲公英是花
传的。大妹举例子说，小
外孙到家里，第一件事情
就是吹蒲公英的花。蒲公
英的花里有蒲公英的种
子，吹到哪里就在哪里播
种，可以吹到天涯口。事
实是，蒲公英开花的时节，
只要有微风，它就自觉地
在自我飘絮，轻松落地，与
泥土在一起。
听听是对的，想想也

是对的，但这蛤蟆草呢？我
们找来一棵蛤蟆草，看见花
序长得端庄、饱满，剥开来
一看有果实，轻微细小，有
点分量，飘不起的。照理
说是不可能到处生长的，
但读生物的外甥说，它们
是靠小动物的走东走西传
播的。啊，总是走，总是走
天涯，不是自己一个人走，
就是合着一群人一起走。

高
明
昌

走
天
涯

若是在大草原上，听到一种舞
蹈叫“骑马舞”或“洗马舞”，乃至于
“赶马舞”，那都不会叫人感到奇
怪。但在浙西的深山里，说有“洗马
舞”，真让人惊讶。
在常山县新昌乡猷辂村，的的确

确有一种叫“洗马舞”的舞蹈。舞蹈
从现实生活的洗马场景提炼，由牵
马、卸马口、捧马槽、泼水、喂马、洗
马、梳马毛、上马鞍、取马鞭等一系列
动作演化而成，流畅自然，包括“三阳
开泰”“马送六福”“龙舞九天”“拳开
四门”“一洗骅骝”等经典招式。
这舞蹈的来历，说是在清咸丰

年间，某年突然天花病流行，村人惊
慌。族长心急如焚，一晚，梦见一银
须老叟骑马而来，在他耳边轻声叮
嘱几句，之后飘然离去。族长惊醒，
认为是神灵托梦，让他在来年正月，
挨家挨户去串门“跳马灯”“舞龙
灯”，以驱病疫。族长依言而行，请
来工匠，赶制一批竹马、龙灯、花盆，
以竹篾扎成骨架，用红黄白绿橙紫
六色纸裱糊马身，并选定黄马作为
六马之首的头马，在花盆插起桃、
李、梅、菊、桂等花卉，以及三国人物
刘备、关羽、张飞的人物木偶灯。
正月跳过马灯、舞过龙灯后，果

然疫病消退。于是族人相信是马神
庇佑。族长决定，“洗马舞”连跳三

年，以保平安。后来，邻近村庄也邀
请他们跳“洗马舞”，这一舞蹈形式，
遂年复一年地流传下来。
看来，这个舞蹈里，“洗”的的确

是“马”。而我所知，有一种“洗马”，
并非真正“洗马”，而是古代的一种官

职。洗马这么一件简单的事，还有官
职吗？此“洗马”非彼“洗马”，作为官
职的“洗马”读作“冼马”（xiǎnmǎ），
即太子洗马，秦代始置，汉代时亦作
“先马”。指的是秦汉时期，太子的侍
从官，出行时为前导，故名“先马”。
电视剧里偶尔也会提到“太子

洗马”这个职位，但如前所言，并不
是给太子洗（xǐ）马。在太子马前驱
使，算得上太子身边的红人。从前
的“洗马”，估计并不多，俸禄也不算
低。按秦朝的薪资标准，太子洗马
一职的年俸禄可达六百石，与县令
等官职相当，所以很多世家子弟，都
积极地去应聘太子洗马一职。
太子洗马，其实是文职。不过在

古代，也有许多人弄不清这个官职是
做什么的。有一个故事，在明朝成化
年间，当时任洗马一职的杨守陈请假
回乡，途经驿站，因其衣着过于朴素，

而被驿丞所轻视。驿丞问杨守陈身居
何位，杨答：“任洗马官。”驿丞又问：
“那你一天洗几匹马呀？”杨守陈不怒
反笑，决定逗逗这个连官职也弄不清
的驿丞：“没有一个具体定数，心下高
兴就多洗几匹，累了就少洗几匹。”

扯远了。在猷辂村，中国最基
层的村庄里，“洗马舞”是草根们的
娱乐生活之一种。不过，这“洗马
舞”如今也和“猷辂拳”一样，是省
级“非遗”了。一个小小的村庄，有
那么多的“非遗”项目，文化积淀如
此深厚，也真是叫人刮目相看。
洗马舞一般是由六只马灯、六盏

花灯、五名鼓手和一个马夫组成表演
群体。马是虚拟的，由板凳代替，但
表演是真实而投入的，牵马、卸马口、
喂马、卸马鞍、泼水、洗马、梳马毛、上
马鞍、取马鞍，一系列无实物表演动
作一气呵成。前几年疫情时期，村民
们也没放弃跳洗马舞。跳洗马舞，能
给人一种振奋的精神力量，也能寄托
人们除病疫、保平安的美好愿望。
猷辂人的生活真丰富，忙时上

山下地，闲时打拳跳舞，把山里的日
子过得丰盈有趣。如今，猷辂拳也
好，钢叉舞和洗马舞也好，都进入了
当地的小学体育课堂，让孩子们从
小就习拳练舞，传承一个地方的优
秀传统文化。

伴 农洗 马

六月。江南。雨水沥沥，在江南湿闷的梅雨季里，
空气里流淌着淡淡的青草味和瓜果的清甜香。
每年梅雨季，父亲最爱做的一件事便是往老家的

菜地跑。每次回来，他手中的编织袋总能魔术般抖出
一地鲜亮的色彩：紫的茄子、绿的豇豆、青的黄瓜、黄的
土豆、红的番茄以及穿着青白衣的玉米棒子。然后又
从塑料桶里拿出一袋桃子和一筐杨梅。似染了渐变红

的桃子上还留着青翠的桃叶，鲜红的杨
梅上总是盖着几叶狼鸡头。父亲一边张
罗手上的活，一边说，蔬菜是自家地里
的，桃子和杨梅是亲家送来的。
放下手上的活计，择一个饱满的桃

子削了皮吃，一口下去，松软的桃肉鲜美
无比，满嘴的桃汁来不及下咽，一滴滴落
到了地上。
父亲说的亲家是弟弟的丈母娘。亲

家家里有个院子，院子里除了种些蔬菜，
还种了胡柚、桃子、杨梅、葡萄、橘子等果

树。每到水果成熟时，亲家都会摘些果子，装在篮里送
来给我们品尝，味道丝毫不亚于买来的。
长年在逼仄的水泥森林里奔波，因而更喜欢自家

农家小院里采摘的水果，更喜欢采摘的过程和感觉。
戴顶笠帽，用竹棒敲打果树枝，或用手摇晃树枝，然后
看着半青半熟的桃子和鲜红的杨梅从树上掉落在草地
上，再将它们一个个捡进篮子。此时，脸上、额头上虽
淌着汗，但随汗水一起流走的还有积压已久的疲惫。
抛开日日不离手的鼠标和键盘，眼睛和心思专注在蓝
天下的果树上，边摘边吃，静静体会古人描写的“江北
荷花开，江南杨梅熟”的画意。
当然，这种诗意的场景在六月的江南就像溪水一

样绵绵不绝。
那天，同学送来几盒自家地里种的枇杷。刚好弟弟

一家来吃饭，便用枇杷招待。“阿娘，这个枇杷真甜啊。”
小侄儿边吃边说，地上已滴了一摊枇杷汁。我也剥了一
个，撕下薄薄的皮，露出白嫩的果肉，轻咬一口，果然汁
水鲜爽蜜甜。连剥几颗，蜜汁汩汩，吃得气也喘不上
来。此时，院里的白兰花正盛开，一朵朵椭圆形的花儿
溢出阵阵甜香。菜地旁，三只颜色各不相同的小猫围
着雪白的母猫在嬉戏打闹。“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
杷一树金”。在自家院子的白兰花树下，吃着枇杷，看
猫儿嬉戏，内中也有一种与此景浑然相得的味道。
周末，参加“琴香和韵”雅集时，好友带来一筐自家

山庄种的富硒李子，个儿圆圆的黄皮李子发出透亮的
光泽。坐在琴桌旁，闻着唐香，听着雅乐，望着筐里熟
透的李子，忍不住拿出一颗尝鲜。李子入口，甜中微
酸，口舌生津。回想那样的时光，就像篆香和《流水》一
样，让人频频回味。
“佳节连梅雨，馀生寄叶舟”。杨梅、桃子、西瓜、李

子、枇杷、蓝莓，五色的瓜果，一如丰子恺的画，人间情
味，触动心弦。六月的梅雨季，家门一开，瓜果的甜香
就被风吹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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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言：手再大，难遮天。

郑辛遥


